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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漠上的开拓
———简评乌拉熙春《从契丹文墓志看辽史》

向　南

　　辽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是对于辽朝历史的研

究 ,因局限于汉字资料。以契丹人为主体所建立的辽朝历史仍然有

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远未解决。从 20世纪 20年代开始 ,契丹文的墓

志不断被发现。目前国内外对契丹文的解读已经有了重大突破 ,学

者们也期待着契丹文解读方面的进展能早日用来解决研究辽史的

某些难题。

契丹、女真语研究学者乌拉熙春的新作《从契丹文墓志看辽

史》一书 ,近期由日本京都松香堂书店出版。乌拉熙春长期从事阿

尔泰语研究 ,该书是她利用自己解读的契丹文大、小字墓志 ,结合汉

文史料和汉文石刻 ,互相比证 ,对长期以来契丹历史上众说纷纭、迄

今无定论、甚至前人从未涉足过的领域 ,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观察、研

究辽史的新尝试。

《从契丹文墓志看辽史》一书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氏族与

部落 ,论述了辽朝皇族耶律氏、遥辇氏、辽朝后族诸姓氏以及契丹诸

部落的内涵、性质、相互关系等问题 ,进而剖析了契丹社会组织的演

变脉络及其结构特征 ,阐述了辽朝皇族之横帐、辽朝后族之国舅帐

的构成以及因时代的不同而具有的阶段性特点。第二部分皇族与

外戚 ,从契丹文字墓志中出现的辽朝皇族、后族的重要人物的房族

世系 ,对《辽史》的“皇族表”和“外戚表”作了大量的增补订正。第

三部分习俗与文化 ,从契丹文墓志所反映的契丹人的命名习俗、契

丹人的亲属称谓及对女性的尊称、契丹人的婚姻习俗、契丹人的自

称及对汉人的称呼 ,从语言的角度观察契丹与近邻诸民族之间的文

化联系。该书最大的特色是充分利用契丹文字资料考证契丹历史 ,

因此 ,对于重新认识辽代汉文史料 ,鉴别前人囿于汉文史料所得出

的论点 ,具有甄别真伪、弥补阙漏的重要价値。

该书作者认为 ,研究契丹人的历史 ,需从契丹人的视野出发。

对契丹文墓志的解读表明 ,契丹文墓志犹如《元朝秘史》一样有汉

文史料中所看不到的契丹人的历史真相。有辽一代 ,实施契丹、汉

二者政治文化并行之政策 ,大自国号、小至文翰 ,无一莫非双管之

制。然细究其里 ,奥妙远非迄今已被视做通论所理解的那样简单。

如国号 ,汉文史料载“大契丹”与“大辽”曾几度更改 ,甚有并用之

时 ;然自兴宗朝至天祚帝时代之全部契丹文墓志中 ,惟见“大契

丹”,不见“大辽”。再如后族姓氏 ,汉文史料载契丹人非耶律氏即

萧氏 ,几无出此二姓者 ;然契丹文墓志中却从未出现过一个与耶律

氏相骈对、用以总扩与耶律氏通婚的各氏族的姓氏。契丹文、汉文

虽然并行于辽代 ,却绝非仅仅用于对译。契丹文所表现的是契丹人

自身的世界 ,而汉文所表现的则是契丹人做给汉人看的另一个世

界。对契丹文墓志的解读证实 ,“耶律”的本义与“牛”毫无关系 ,所

谓契丹社会是以牛为图腾的耶律半族和以马为图腾的萧氏半族所

构成的论点完全是无稽之谈 ,是在相互矛盾、漏误频出的汉文史料

中兜圈子。关于辽代人物的房族世系的记述紊乱 ,早已多有指出 ,

但其原因绝不可以简单地归咎于史官记述或传闻之误。比如辽太

祖淳钦皇后仲兄室鲁其人及其后裔的房族问题 ,汉文史料没有记述

(或有意隐讳 )。室鲁本是淳钦皇后之母与前夫所生之仲子 ,随其

母改嫁至后夫处 ;室鲁无子 ,又过继异父弟阿古只之子为后 ,因此导

致室鲁后裔所属之房族暧昧难辨的结果。惟有契丹文墓志明确记

录了这一史实 ,从而一系列有关问题都迎刃而解。

迄今为止有关契丹历史的研究 ,所依据的无一不是汉文史料。

就有限的汉文史料作多方揣测 ,各持之见 ,难分高下正误 ,这是在契

丹文史料未应用于辽史研究之前的情况。为了拓宽辽史研究因汉

文史料不足而步履艰难的曲径 ,进入 21世纪以来 ,已开始有学者认

识到契丹文字在辽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试图将部分已解读的契丹

文资料用于考证辽史疑难问题上。但是 ,以契丹文字资料来开拓辽

史研究的路子 ,难就难在使用这些资料的前提条件是需要正确地解

读它们。研究者欲冲破汉文资料的樊篱 ,做到不被误导、获得真谛 ,

惟一可行的研究方法就是要站在契丹民族的立场上来理解这段历

史。而这种研究方法的成立基础 ,就是要立足于正确解释契丹文所

记录的内容。然而 ,要真正将契丹文中的史实正确解读并用于辽史

研究 ,首先需要对女真文字具有研究素养 ,因为女真文字在表音方

式上借鉴了契丹文字 ;其次要对阿尔泰语言具有研究素养 ,因为契

丹语与这些语言具有深厚的联系 ;第三要对古汉语音韵和汉文史籍

具有研究素养 ,因为契丹文墓志的内容与中原汉族王朝具有文化上

的密切关联。本书作者在以上三个方面显示了功力。

《从契丹文墓志看辽史》一书 ,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是值得重视

和参考的 ,它是一部拓荒之作 ,为我们提出研究辽史的新方向和途

径。当然 ,也应该看到 ,目前契丹文石刻出土数量还很有限 ,还不能

解决所有问题。期望不久的将来有更多契丹文石刻出土 ,并能得到

正确解读 ,结合文献资料、出土石刻汉文资料 ,使辽史研究取得更大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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